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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现代工程技术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审理,从科学思潮的视角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以

及前者如何影响后者等具体问题,在分析的过程中认为,两者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并进一步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工

程技术给文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局限性以及这一问题在当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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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代工程技术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关系却绝少被学界所梳理。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于城市化进程当中并作为都市文明重要组成

的现代工程技术，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更缩短了城市、国家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亦与城市文化存在着复

杂的交集关系。因此，本论所涉及若干问题的梳理，亦有助于对城市文化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本论所称现代工程技术，并非单纯指建筑、桥梁与铁路等重工业技术范畴，而是包括医疗、通讯、测量、冶炼、印刷等一切现代工业技

术。它们发端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因“西学东渐”而传至中国，既培养出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专业人员，也为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打下了坚实的

重要基础。

藉此，本论拟以具体史料为研究对象，从不同方面来阐述现代工程技术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之关系，并回答三个问题：一，两者之间

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联系？二，现代工程技术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何样的影响？三，对于两者关系的梳理又有着何样的学术价

值？

 
一

 
历史地看，现代工程技术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与现代社会的建立，是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带动了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化的发展。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主要推手，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生产、传播方式与具体内容。因

此，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工程技术史，它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遥相呼应、互相促进，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两种“平行

的现代性”。

纵观自“洋务运动”的马尾造船、汉阳铁厂与江南制造总局，到晚清的京张铁路、中东铁路与水泥工业，及至民初的“实业救国”、摩天

大楼建设等现代工程技术在华发展的百年历史，期间既涌现出了以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或“维新派”官员，亦产生了

徐寿、詹天佑、严复为代表的工程技术先驱，除此之外，以吕贝尔（Eugene Ruppert）、乌达克（Ladislav Hudec）、傅兰雅(John Fryer)与

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为代表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亦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学科角度来看，以交通、建筑、冶炼、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工程技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而以政治、哲学、文化、艺术为代表的中国现代

文化则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一者属于经济基础，一者属于意识形态，但却同属“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对于两者的关系研究显然

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如下两重关系。

首先，现代工程技术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中国现代文化先驱如严复、徐寿等人亦是当时中国工程技术的领军

人物。与此同时，在旨在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全国各地的新式学校如水师学堂、路矿学堂、蚕桑学堂与“甲种工业学校”等毕业生当中以及公

派、自费出国学习现代工程技术的人员里，诞生了不计其数的新文化先驱。

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相悖逆之处在于，中国的文化启蒙由科学思潮带动，而科学思潮又肇始于最为功利性的工程技术。自鸦片战争以降，

中国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社会“船坚炮利”的打击，在本质上这是现代性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一个封闭、封建农耕国家的战胜。但就当时中国朝野

上下而言，一致认为中国的文化体制、政治制度均优于西方，之所以会落后挨打乃是因为“奇技淫巧”不如洋人。在如此这般的技术中心主义

带动下，清政府浩浩荡荡地推行了以“中体西用”为主旨的工程技术大革命——“洋务运动”。这一运动贯穿了整个晚清七十年。

因此，在晚清七十年里，工程技术与科学文化先后成为了“西学东渐”的主潮。“洋务派”将“夷之长技”的范围由(军事)工程技术推进

到了“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的天文、算学、汽学、光学、电学、化学等科学文化领域，藉此，在一批从事西书翻译、整理与新式学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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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孕育出了中国新文化的早期先驱。

这些人士学成之后，积极投身民族教育、科技普及与社会建设当中。如严复、张謇与詹天佑等人，皆为一时俊杰，政府也提升了工程技术

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使得其跻身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从工程技术的学习出发，尔后敏锐地深入到西方科学、文化、政治与哲学等各学科

当中，逐渐从科技启蒙转向了文化、社会启蒙。

这种转向的转折点则是甲午一役。在甲午之前，中国传统的突出变化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马关条约之后，中国内地开埠、租界激

增，城市化进程加速。与此同时，早期“洋务运动”的工程技术成果在政治上亦全部瓦解，若不实行政治改良、文化启蒙，单靠技术根本不能

救国，更无益于强国，必须要引入西方的文化、政治、哲学等人文社科层面的知识。

其次，随着全球化瓦解清政府统治的加剧，促使西学从“夷之长技”、“制作之本”转为“经世之学”，专门的“工程技术”逐渐形成为

包容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文化体系，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动力与核心组成。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工程技术扮演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引子”。一方面，它为后来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以统计、实证、测量为研究方法

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它也为中国现代文化、哲学与政治提供了以生物学、医学、地质学、人类学（如解剖学、进化论、地圆说等等）为代表

的基础理论，这不但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最原初的动力，更为其后来进一步普及、发展扫清了传统文化的障碍。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政治与宗族文化传统并崇尚神秘主义、经验主义且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其积极一面，但在

整个全球化大趋势与人文主义面前，它将其自身蒙昧、落后、极端、保守的一面暴露的一览无遗，譬如“祖法不可废，圣道不可违”、“太盛

难守也”等思想观念，皆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工业革命、社会革命的大趋势背道而驰。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就认

为，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的社会，其文化形态必然会束缚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在这样强势的封闭语境下，作为整个体系的西方现代文化根本

无从进入。“西学东渐”唯一的初始出路就是从工程技术入手，以维护帝制统治的目的输入西方现代科技。

鸦战之后，一批与工程技术的著述相继被译介到中国。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专设“翻译馆”，邀请西方传教士傅兰雅专职翻译西方工

程技术类著述，徐寿、华蘅芳先后加入，他们一共翻译此类著述143种，并主办了科技工程教育机构格致书院与科技期刊《格致汇编》。而另一

位同时代的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则致力于医学著述翻译，他与助手尹端模一道，在1859年至1894年间，先后合作翻译了《化学

初级》、《内科全书》与《胎产举要》等医学教科书几十种。

上述一系列译著的问世，在带动中国工程技术发展、服务社会发展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术语、方法、理论及其周边知识在中

国的译介与普及，而这恰又是甲午之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哲学与艺术得以传播的重要前提与根本因素，推动并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

展进程。

综上所述，在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工程技术在初肇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容忽视。它带动了科学文化体系与科

学主义在中国的渗透，瓦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为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通道与参与主体。譬如派遣工程技术留学生、开设工

科新式学堂的风潮绵延至二十世纪中叶，其间既培养了无数工程技术人员，亦催生了许多人文学者、作家或新闻人，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

性进程的重要推手，为现代文化的译介、传播与普及提供了必要的逻辑、理论基础。因此，工程技术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无疑有着密切

的历史联系。

 
二

 
李欧梵认为，现代性是因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的发展而产生的群众问题，这将会引向一种集体的焦虑。这种焦虑实质上就是传统、保守的文

化瓦解后，给大多数人带来的心理不安。工业革命最大的特征就是效率，它解放了人类劳动力，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效能。

因此，工业革命所带来工程技术的勃兴，构成了都市文明的推动力。在欧美，它为作家们提供了重新描摹世界的素材，改变了文学、艺术

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推动了大众传媒业的出现，带动了通俗文学的兴起。事实上，这一现象在近代中国也有反映。

前文归纳总结了工程技术在“西学东渐”语境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如何将现代文明带入古老、传统的中国社会这一问题。但事实

上，从工程技术对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影响来看，还有着如下三重深远的影响。

首先，工程技术带动了都市文明的勃兴，展现出了宏观的全球化视野，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参与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素材，使其不再拘泥

于历史与传统，而主动将眼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范畴与更为深入的科学领域，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风貌。

公正地说，自1840年至今，工程技术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各个角度影响着国计民生。无论是晚清兴起的马尾造

船、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与协和医院，还是清末民初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制碱、新亚药厂的制药与申新公司的棉纱等新兴行业，抑或是遍

布或连接各大城市的铁路、建筑、公路与给水排水系统，以及摄影、印刷、电台等新兴传媒技术，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化实践者们的日常生

活方式、创作立场与选择题材。

值得关注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活语境，文化亦开始多元化起来。作家、画家与电影导演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

工业文化与都市文明。用黄遵宪的话讲就是“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譬如以韩邦庆、曾朴为代表的晚清作家，开始关注于工程技术带给

日常生活的变革，而“五四”之后的海派与“左翼”作家如刘呐鸥、施蛰存、邵洵美等人以及闻一多、郭沫若等新诗诗人，都将创作目光投向

了工厂、城市、铁路等工程技术所带来的工业社会；除此之外，以杭稚英为代表的产品包装设计、胡亚光的服装设计、何逸梅的图书装帧设计

与吕彦直的建筑设计等等，均反映出对于工程技术的依赖以及对于科学精神与工业文明的观照。

不可否认，其中许多参与者都具有工程技术的学习背景，但平心而论，在这样一个急速变革的语境下，创作者若不投身到时代的洪流当

中，而是依然耽溺于琴棋书画或花鸟鱼虫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势必无法获得应有的成就，亦违背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入世”

之追求。到了上世纪之初，以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思潮已经成为了可以与传统国学相抗衡的社会主流思潮，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广泛关

注，并认为“科学者，扩张智能之学也，国学者，发展精神之学也。”

藉此本论拟以一个现象为例，来具体阐述上述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向来不缺乏疾病的描写，尤其是针对“肺痨”（即肺结核）这个疾

病的描述时，受制于当时医学水平的低下，总是将其描述为不治之绝症，罹患肺痨者多半必死且为知识女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秋灯

琐忆》中的秋芙无不死于肺痨。事实上，肺结核亦一度曾是当时世界各国共同所恐惧的绝症。但在十九世纪末期，结核菌为德国生物学家克勒

（Koch）所发现之后，人类不再对肺结核产生恐惧之情。结合对于自身民族根性的反思，中国的作家也开始将“肺痨”作为一种独特的疾病隐

喻符号予以借用。譬如鲁迅在《药》中为给孩子治疗肺痨而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巴金《灭亡》中患肺病的



革命家杜大心等等，都已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的“痨病女”形象，而是有着自身精神缺陷的民众乃至革命党人，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极具典型

性的符号形象。及至二战之后，特效药链霉素的问世使肺结核不再是不治之症，而是普通的虚热、狂躁之病，譬如柏杨对于国民性“三期肺

病”的批判等等，均反映出制药技术、医学工程不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可以促进文化现代性的进程。

其次，工程技术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新兴市场，并加快了其传播的速率，在本质上改变了文化的样态，使具体的文化形态成为了一

种可以交易的商品，进而促进了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产生。

一般认为，“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在晚清之前，中国只有印刷业，却无出版业，因此，文人获得社会认可的方式只有

科举。在晚清之后，随着印刷技术、交通运输手段与都市文明的深入发展，以及“西学东渐”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思潮的渗透与国内科举制度

的废除，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以“暮登天子堂”为奋斗目标，转向报人、职业作家等路数，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呈现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层面看，工程技术对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有三个方面的直接性影响。一是提高了印刷效率与印刷质量。比起先前的活字雕版印刷而

言，依靠工业革命的现代动力（如蒸汽、电力）的印刷技术，明显大幅度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与质量。大量印刷品得以迅速印刷出厂被送往全国

各地，照片印刷、彩色印刷以及布面印刷等多元化的印刷样态为出版业的形成推波助澜，进而促进了以“图像”为代表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

生。

二是提升了文化产品的流通速度。使得“一地印刷，全国发行”变为了可能。以1930年代上海地区的出版业为例可知，当时上海拥有全国

百分之七十的出版社、发行公司与印刷厂，这些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图书在重庆、汉口、北平、广州、香港、西安等地都可以买到。这是因为每

日都有专门的列车、轮船协助出版机构运送出版物，使其可以第一时间抵达读者手上。尤其以南满铁路、北宁铁路、津浦铁路、京沪铁路、粤

汉铁路与沪杭甬铁路为代表的铁路运输，以及以黄河航道、长江航道以及海上航运为代表的水上运输，大大提高了出版物的发行效率，使得报

纸、期刊得以具备传播的时效性。

三是促进了多媒体文化的形成，在本质上改变了文化的样态。以广播、电影、唱片为代表的新媒体反映了现代文化对于电子、通讯工程技

术的依赖。先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纸上文化”，无论是国画、书法还是图书，皆依赖于纸质媒介传播。而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一个最大特征就

是“多媒体文化”，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样态，它依赖于电磁技术、无线电技术、摄影技术等多种新技术才能得以传播，并且使

文字、图像等文化形态真正地成为都市文化、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促进中国现代文化逐渐具备大众性、通俗性这两重现代性特征。

综上所述，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程技术的革新，为推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既间接地为现代文化提供素材

与动力，亦直接地改变现代文化的生成样态与传播形式，在不同方面均积极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

 
三

 
与西方相比，中国缺乏“自发的工业（科技）革命”这一环节，从传统、落后、保守的经验主义向现代、先进、开放的科学主义转型时，

并非自发而是由西方所推动、主导。这就使得现代科学、工程技术在华转移时，缺失作为先声的启蒙思潮，这是工程技术在中国与西方的差

异。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嫁接”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工程技术，必然与西方的现代工程技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却启蒙

思潮缺失这个本末倒置的问题之外，工程技术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之重要影响，促使研究者必须直视。前文所论，乃是工程技术对这一进程的

积极影响，笔者认为，其消极、负面的影响，亦理应不容忽视。

事实上，工程技术、工业文明对文化艺术的负面影响，一直是西方学界关注的话题。早在上世纪之初，以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为代表的学者就已经开

始关注机械对人的“异化”问题，强调对人类心灵的观照与关怀，但在同时代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作家都对“舶来”的科学技术称赞有

加。“新感觉派”与“太阳社”作家在小说、诗歌中对享受现代物欲进行极力描写与褒扬，新派散文作者、报人对于新技术所带来的福利非常

称道，甚至连“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都在飞机上提笔写下了“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

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练，也腾云无碍”的诗句，称赞飞行技术所带来的便捷与舒适，而吴稚晖也因为乘坐汽车之后深深地赞叹“神哉

摩托，圣哉摩托”。在这样的语境下，工程技术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被完全视而不见，这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埋下了先天不足的隐患，并持续至今。

笔者认为，之所以中国现代文化界对工程技术会出现这样并不客观的感情。原因有二，其一是经历了晚清七十年的变局之后，中国精英知

识分子完全、彻底地丧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技术的信任与好感，依靠西方科技、文化等“西方中心主义”来挽救国家危难、挽回民

族尊严成为了中国全社会的共识，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的思想根源。

鸦片战争以降，“以西为师”构成了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挽救国难的重要手段。西方的侵略战争先后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多重方面击毁了

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自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西体中用”再到“以欧化为可戚”，及至“五四”时的“打倒孔家店”与“拿来

主义”可谓是“全盘西化”的集大成。

这种从“器物”到“全盘”西化的思想趋势，恰由工程技术所引导，立竿见影的“时效性”是中国特色“西学东渐”所带给朝野阶层的最

显著特点。因此，中国思想界较少有对工程技术乃至西方科学文化、政治体制有冷静批判者。相反，在西方，左翼学者对于科技工程、城市文

化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乃至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审思，始终念兹在兹。

从这个角度看，工程技术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它弱化了中国知识文化界对于西学

负面影响的反思，一味地接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思潮甚至政治体制，割裂了对于中国（以及东方）传统科技、文化与政治的联系与认

同，“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主潮。

其次则由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工程技术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一方面，先进的工程技术催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

进程的主体，另一方面，他们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会成为工程技术的拥趸，使得“技术中心主义”成为束缚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进一步发展的

最大桎梏。

史实证明了，中国早期的新式知识分子中，除了极少数外交官、商人与传教士之外，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工程技术人员或从事工程技术翻译

的人员。尽管其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非工程技术出身，但他们对于西方的工程技术仍然报以极大的乐观态度。及至“五四”以降，随着



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的发展，先进的工程技术早已为文化领域所广泛认可，并成为不少作家、画家极尽笔墨予以称赞的对象。并且先进的工程

技术带动了电影业、唱片业、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职业设计师、电影导演、流行歌手与职业作家陡然而富，成为现代工程技术最直接的受

惠者。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很难指望现代文化的参与者可以有眼光或胆识来批判或理性地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之于文化现代性进程究竟有哪

些负面影响？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乃是基于先进的工程技术，并为其所赋予的。之于大多数作家、诗人或导演来说，渗透到日常生活细节当中

的现代工程技术，早已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与生存土壤，要让他们在现代文化的初肇期跳出这个框架，对其进行深入的批评，也是一件不

大现实的事情。

这种忽视明显会促使现代工程技术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使“技术中心主义”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潮，这不

但会戕害文化自身的人文属性，而且会弱化“主体人”的参与性，提升机械、技术与工程在文化发展中的份量，使得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

呈现出重视技术及工具理性、轻视人主观能动性的异化趋势。在通讯、印刷技术一日千里的当下，重新反思上述问题，显然有着颇为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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